
水韵沙澧 2026年5月18日 星期一
编辑：苏艳红 校对：杨 旭 7本版信箱：siying3366@163.com

诗风 词韵词韵

在每个文学爱好者的文学之路上，总有许多令人感动的故
事。本版《我的文学之路》专栏长期征稿，欢迎有故事的你，
将那些文学之路上发生过的故事写出来发给我们，传递温情、
启迪人生。

邮箱：siying3366@163.com

征稿启事

别样 情怀

岁月 凝香凝香

心灵 漫笔漫笔

■穆 丹
烩面是中原地区的传统美

食。作为土生土长的漯河人，我
与烩面的缘分，始于30年前的童
年。

那时，父亲的自行车簇新锃
亮。他总有使不完的力气带我去
任何地方。母亲加班的日子，他
总带我去五一路汇星剧院旁的烩
面馆。正午放学，我坐在自行车
后座，攥着他的衣角。行至上坡
路段，父亲铆足劲蹬上去。

到了面馆，父亲照例点两碗羊
肉烩面。我吃不完一整碗，他便拨
走一些。正值壮年的他吃得畅快淋
漓，顾不上擦额头的汗珠。

我开始细细品味一碗面：经
历了揉、醒、擀、拉的面条劲道
爽滑，羊肉入口软烂、香而不
膻，乳白色肉汤浓而不腻，再点
缀绿色的海带丝、嫩黄色的千张
丝、鲜红色的枸杞，色、香、味
便调和得恰到好处，添上香菜、
葱花更加美味。

待我吃饱，父亲将我碗底余
留的面吃净，把汤汁一饮而尽，
然后心满意足地带我回家。那时
的他尚未被糖尿病所困，不需要
考虑每一餐淀粉的摄入量；年少
的我也未被世事牵绊，笃信未来
期待。长大后我才明白，毫无顾
忌地吃饭、无拘无束地憧憬是多
么珍贵。

30年倏忽而过，父亲已年逾
花甲，当年的自行车早已淘汰；

汇星剧院也淡出历史，成为一代
人的记忆。唯有烩面在岁月更迭
中焕发新生。

在漯河这片土地上，烩面衍
生出了不同的风味：除了老式的
羊肉烩面、三鲜烩面，还有鲜香
麻辣的鸡肉浇汁烩面、咖喱风味
的砂锅烩面、拌了蒜汁的烩捞
面、锅气十足的生炝烩面。中原
人的包容、厚道与热情都融进了
一碗喷香的烩面中。

烩面店铺也顺应时代的发
展，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街角巷
陌的小店，朴实无华，方便附近
居民果腹；面积适中的饭馆，提
供凉菜及烧烤、卤煮等菜品，适
合亲友小聚；装潢雅致、兼营炒
菜的饭店，适合宴请宾朋。一碗
烩面，藏着市井的烟火气，也承
载着饮食文化，成为漯河不可或
缺的味道。

春节期间，我到市区一家老
牌烩面馆就餐。当时已是下午两
点，面馆依旧座无虚席。等候取
餐的食客里，有春节回家探亲的
游子，只为寻回记忆中地道的家
乡味；有宴请外地亲朋的本地
人，用热气腾腾的烩面传递中原
人民的热情淳朴。而我也置身其
中，在一碗承载着温情记忆的烩
面里，品味人间至味。

热汤入腹，恍惚间，我仿佛
看见了那个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
少年以及父亲被白色雾气笼罩的
笑脸。

烩面滋味长

■闫烜臣
沙河是我家乡漯河的母亲河。

“吃完饭去河堤上转转。”这句话深
深刻在家乡人的心中。一条河赋予了一
座城市灵气，一条河深藏在每一位家乡
人的心底。它像母亲一样，用宽广的胸
怀，容纳每个人的高光时刻与黯淡时
光。

曾经多少次路过沙河，我不屑一
顾。后来，我考上大学，来到一座大城
市，如脱缰的野马，沉醉在都市的繁华
中。与此同时，我的朋友老X更是如鱼
得水。他在澳大利亚上学，经常给我打
越洋电话，津津乐道海水的湛蓝、沙滩

的细腻、海风的轻柔。羡慕之余，我送
他一句：“乐不思蜀。”

然而三个月后，我突感不适。直到
看医生时，听到一句“水土不服”，我
才想起家乡。

寒假第一天，我心急如焚，来不及
和同学道别，便匆匆回到家乡，直奔沙
河。站在岸边，看着默默流淌的沙河
水，我思潮涌动。

古往今来，人类逐水而居，文明伴
水而生。水，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生命之源。人类傍水而生，水是生命之
源。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曾经因为
家乡被冠以“五线城市”而自卑。仅仅

半年，看过了大江大河的波澜壮阔和都
市的时尚繁华，再次凝视沙河时，我被
它的宁静、安详深深触动。

“河堤上转转”这句话，曾被我肤浅
地理解为闲闷无聊。此时此刻，河风吹
拂我的面庞，也吹走了心中的浮躁与焦
虑。沙河不宽、不急，我深感自身的渺
小。我为过去的无知而羞愧，为自己的
无视而懊悔。

“河堤上转转”是倾诉，是慰藉，是
温馨，是甜蜜。

我看过宽广的大江大河和汹涌的海
浪后，开始眷恋母亲河的静谧安宁。我
渴望拥有一个心灵的港湾，得到母亲般

的呵护。我对故土的依恋之情越来越
浓。

思虑至此，我决定拨通老 X 的电
话。这不是幼稚和冲动。我要郑重地告
诉他：别国的大海没有沙河的亲切宽
容，别国的海滩没有沙河岸边的风光旖
旎，别国的海风没有沙河畔的微风怡人。

“嘟、嘟、嘟……”手机铃声响起，
老X先我一步打来了电话。

“朋友，你到漯河了吗？”
“是啊！”
“是在沙河岸边？”
“对。”
“朋友，替我喝口沙河水吧！”

朋友，替我喝口沙河水

■郎新华
进入4月，我开始盼望蔷

薇盛开。街角、小区的栅栏上
都有它的影子。

仲春时节，海棠、樱花次
第绽放，热闹非凡。单位大门
口北边那一整面墙的蔷薇，却
是沉默的。毛茸茸的绿色小叶
片密密层层，阳光一照，油润
发亮。它在等待，等暖意慢慢
堆积，等属于自己的春天。

过了4月中旬，蔷薇像约
好了一样盛开。单位门口的蔷
薇是玫红色的，花朵小而密，
美得让人移不开眼。附近街角
的蔷薇则是淡粉色的，从栅栏
顶部垂下。微风拂来，花枝摇
曳，引得路人纷纷驻足拍照。

朋友圈里全是蔷薇的美
照。整座城市被灿若云霞的蔷
薇花海装点得格外浪漫。街角

总有蔷薇绽放，花香幽幽飘
散，让人惊喜。

这样的盛景持续了十多
天。每次看见蔷薇，我都会放
慢脚步欣赏。

大多数蔷薇一年只开一
次，初春时默默蓄力，春末夏
初时集体绽放。去年与蔷薇合
影的记忆还不曾淡去，今年的
美景又在眼前。季节更替仿佛
在提醒我们要珍惜眼下的每一
刻。

翻看和蔷薇的合影，花朵
依旧娇艳，而我对美和生活的
热爱从未褪色。

转眼到了5月，漫步在初
夏的微风里，蔷薇花期已接近
尾声。它热烈绽放时的模样成
了城市的一道风景。不论身处
其中还是匆匆走过，那份浪漫
与幸福都会在心中停留。

风吹蔷薇 ■王晓景
最能体现夏天到来的是人的衣裳。不知从

哪天起，人们的穿着轻薄起来，再没有了乍暖
还寒时的那份小心翼翼。各种颜色的短袖、纱
裙多了起来。人们穿衣服能短则短、能薄则
薄，偏偏用遮阳帽、口罩把脸捂得严实，像蒙
面的侠客。有的人还另撑一把伞，为自己投下
一小片移动的阴凉。

公园里锻炼的人多了起来，不论早晚。跑
步的人沿着步道一圈圈刷着里程，骑行的人弓
背带风而过，成群漫步的人边走边聊。广场
上，一群人跟着音乐节奏舞动，动作整齐划一。

天色尚未完全暗下来，夜市已是熙熙攘
攘。摊位一个挨一个，售卖烤串、凉面、啤
酒、炒饭、卤味小食。最火的要数麻辣串和地
摊小火锅，红油翻滚，热气腾腾。三五人围
坐，边涮边唠。冰激凌摊前排着长队，孩子们
举着蛋筒，吃得津津有味。

相比春秋，这个时节的光阴仿佛被拉长
了。清晨5点多，天就亮了；晚上7点多，太
阳才恋恋不舍地下山。更长的白天仿佛给生活
留下更多的时间。

枇杷和杏从微黄变为橙黄，桑葚、樱桃、
西瓜陆续登场。我在其他季节也能见到西瓜等

水果，但总觉着欠了些滋味。只有到了夏天，
经过足够的光与热，这些水果的味道才最好。

注重养生的人开始琢磨制作清火开胃的食
物了。绿豆熬汤，加些冰糖，晾凉了喝，最是
解暑；莲子、百合煮粥，软软糯糯，养心安
神；五指毛桃荤素皆可搭，有股奇特的香气；
乌梅、山楂、甘草、陈皮也是
必备食材。这些吃食能让人在
夏日热浪里生出丝丝惬意。

生命的生长本能，在阳光
与雨水的催促下愈发强烈。路
边的梧桐树叶子
宽大而厚实，就
是一把大伞。爬
山虎一夜之间像
长了脚似的攀爬
近半米，墙脚沟边的草也
憋着一股劲往上蹿，青苔
趁势爬上石阶、墙壁与屋
檐。至于我们，高温下汗
水在脸颊、后背慢慢渗
出，从针眼大小到如豆粒
般滚落。夏天好像是从我
们体内长出来的。

夏天来了

■安小悠
不知是什么草，长在澧河的岸

边。丛状，模样像返青的麦苗，却比
麦苗硬挺两分；又像垄上的韭菜，却
比韭菜厚实一些。它卡在二者之间，
把自己长成一个秘密。

沿着河堤，我渐渐走进了一片静
谧之中。午后的河堤，被树荫和静谧
填满。树上只有叶子，蝉鸣尚未响
起，鸟声也很少。我喜欢在这个时节
散步。初夏的阳光略带锋芒，但经高
大树冠层层遮挡，再投射到草丛上
时，已褪去了锐气。

我挨着它们坐下，四周悄然无
声，风不吹、鸟不语，连光也仿佛收
住了脚步。那一刻，我爱上了这些
草。它们如此洁净，仿佛来自云端。
它们说着我不懂的语言，在风里交换
着彼此的秘密。我并不想窥探，该我

知道的，它们已经用绿意向我传达了。
风来时，它们很调皮，明明是一

整丛，偏只有一根草摇晃，其余纹丝
不动，像是约好了要看那一根草独
舞。我欣赏了一会儿，却忍不住想
笑。我伸出手指，学着风的样子，去
逗一逗那根不安分的草，心里生出几
分窃喜。

还有一种草，低矮、柔软，匍匐
在地上，像是大自然为了迎接夏天特
意铺上的地毯。风若是跑得快些，它
们便顺势倒伏，在一瞬间将绿色泼在
地上，漫过我的脚踝。我真想就地躺
下，或者扑进去，想必如踏绿云，行
百里而不觉累，做三天春秋大梦而不
必醒。此时已过立夏，绿比先前沉了
几分，不再带有春天那种嫩得能掐出
水来的娇柔，而是带了硬度，甚至有
些扎手了。

春天的花团锦簇我喜欢，春红谢尽
时的绿意满枝我也喜欢。岁月匆匆，初
春发出的第一批叶子已经年长，它们是
浓郁的绿；仲春的叶子也已成年，它们
是鲜亮的绿；暮春的叶子还年幼，它们
是柔嫩的绿。这些不同的绿一起出现在
枝头，夏天就来了。当眼里绿意盎然，
脑海里便浮现出一句话：春花万紫千
红，夏绿层次万千。

看尽了层层叠叠的深绿、浅绿、
黄绿，看尽了草叶在光影下的千万种
变幻，我才明白，夏天的绿淡妆浓
抹，本就是一场色彩的狂欢。

五月的澧河就像一条绿色的绸
带，柔软、明亮，缓缓飘向远方。河
水并不去想终点在何处，也不问归
期，只是静静地流淌着。我知道，河
水不会为我解决生活的难题，但它确
实带走了一部分淤积心底的情绪，让

我变得平静。
那个时刻，我想起的全是自己的

青春和纯粹。也是在那个时刻，我读
懂了那些关于流逝的叹息——老子在
河边说“逝者如斯夫”，庄子看见了

“秋水时至”，李煜看见的是“一江春
水向东流”。

这些年，我见过南雁在月满西楼
时飞回，见过西云在一挥衣袖间飘
至，而向东的水却只有流逝。我不再
试图挽留，也不再追问。夕阳把我的
影子拉长，铺在河面。我闭上眼，不
去看它，只感受河水的流动。

在夏天，我最想做的事不再是和
喜欢的人并肩走在岸边，而是这样静
静地站着，看澧水披着晚霞，满载一
河绿意，一路向东，不肯停歇。

夏天的绿里藏着的秘密，风不必
再说了，水会替我讲完。

夏天的绿里藏着秘密

国画 虞美人 杨 静 作

■陈 聪
不知从何时起，白发悄悄出

现在我的发间。
两年前的一天，镜中忽然跃

出一根银丝，那么显眼，我迅速
伸手将它拔去。曾几何时，身边
的友人已开始为鬓角的白发感
叹，我却总在镜前暗自庆幸——
还好，岁月待我尚算温柔。而
今，白发来得猝不及防。

思绪飘回上大学时的一个午
后。我刚洗过头，坐在小花园的
长凳上晒太阳。“别动。”室友凑
近，指尖在我发间轻轻拨弄。不
一会儿，她捏起一根白发递到我
眼前。我盯着它说：“我这就白了
吗？”话音刚落，两人就笑作一
团。18岁的年纪，哪懂什么岁月
催人老？我随手一扬，将那根白
发抛进草丛里。它像一个误闯入
青春的玩笑。

一根、两根、三根……如
今，白发越来越多。它们像顽皮
的孩子，在发间时隐时现。

前些日子，面对堆积如山的
工作，我心力交瘁。一日照镜
子，指尖无意滑过眉梢，我竟然
看见了一根白眉毛。那一刻，我
忽然有些恍惚。镜中仿佛出现了
一个匆忙的赶路人。我心里轻轻
一叹：是该慢一些了，奔跑的中
年人。

日子照常过着。一天课间，
我伏在讲桌上批改作业，孩子们
围在我身边叽叽喳喳。“老师，你
头上有白头发。”一声清脆的童音
响起。我淡淡一笑：“那就拔下
来。”几双温热的小手小心翼翼地
探进我的发间。“轻一点”“这里
还有一根”……孩子们的话语里
满是体贴。他们将拔下的白发捧

在手心，小心翼翼地给我看。
孩子们拔了三根白发。我将

它们捧在手心，细细地看。白发
那么轻，那么软。是什么将它们
染成了这样的颜色？是流淌而过
的岁月，是清晨匆忙的步履与深
夜未熄的灯，是那些不曾说出口
的牵挂与肩上的责任……我的内
心忽然像雪后的原野一样，安静
而辽阔。

岁末的风，正轻轻叩着窗。
又是一年将尽时。

白发不是敌人，它像个智
者。光阴路过时，它轻轻落下一
抹霜色；生命走向深处时，它便
泛起静谧的光泽。它不惊不扰，
只是安静地告诉你：那些走过的
路、经过的事、爱过的人都已悄
悄融进你的生命里，化作发间一
缕皎洁的光、心上一片净雪。

我坦然接受，让它们静静地
在那里长，让生命在季节更迭中
继续沉淀它的光泽。

发间霜 心上雪

■清影
此后，村头的池塘不再寂寞
它又长出
清亮的洗衣声
长出荷花，长出蜻蜓，长出蛙鸣……
唯一长不出娘的模样

娘喂养的炊烟早已被风吹进云端
有时聚成雨，落我眼底
有时结成霜
落我头顶及两鬓

这几年，我学她侍弄个小菜园
等鸟儿落在藤蔓上
系藤架的指尖
就长出一个个小小的青果

夏天
■李 季
我爱它的幽蓝、微毒
容易被风吹起
像某个人的灵魂
足够轻盈
在春末，百花开后
默默绽放，好像
来到人世，唯一的使命
就是为春天饯行

谁能袖手看局外输赢
谁不是这局中之人
鸢尾花同样是春天的孩子
年年迟到
是因为颠沛流离的路太长
我爱它低到尘埃
依然在春末开出了花
像某个人的灵魂
轻轻被风吹拂

鸢尾花（外一首）

它肯定是忧郁的
河水无声息地流走
就是时间本身
河水无声息地远去
带不走它的忧郁
深深的蓝色
是天空的颜色

是大海的颜色
是某个人心的颜色

在春夏之交
生之喧嚣掩盖了死之沉寂
鸢躲在自己的尾巴里
遗忘了歌喉

河边的鸢尾花

岁月 凝香凝香


